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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学潮现场：一场“撤资”行动，与美国高校言论自由的边界

理想主义的学潮的另一端，是亲以的富豪校友，还有自上而下的“反犹主义”排查。

2024年4月30日，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警察拘留了一名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摄：Stephanie Keith/Getty Images

“警察站在我们这边！”（NYPD is on our side!）支持以色列的示威者手里用力摇着蓝白国旗，爬上哥伦比亚大学的铁门。他的身后是许许多多身披以色列
国旗或美国国旗的人，他们都挤在哥大紧锁的校门前，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此时不不远处，纽约市警把一位巴勒斯坦支持者的双手拷起，押送上警车。这名男子戴着象征巴勒斯坦抵抗事业的库菲亚黑白头巾和黑色口罩，面对的是以
方支持者扑面而来的羞辱。

“Terrorist on the street！”(恐怖分子在这里！)

“Go back to Gaza!” (滚回加沙！)

叫嚣声中，被捕男子表现十分平静。亲以的群众嘲讽他不摘下口罩（Mask off!），当警方要求男子摘口罩登记身份时，群众又嘲笑道：“戴上口罩吧，胆小
鬼！”（Mask on, coward!）。警察没有阻止他们的挑衅。

自4月17日起，这样的对峙﹑冲突，是哥伦比亚校园的日常。

多日来，哥大校长莎菲克（Minouche Shafik）多次威胁要授权纽约市警察进入校园。18日下午，警察入校强制拆除了校内东侧草坪的帐篷，逮捕了108名
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抗议学生把阵地移往校园西侧。

但这个周二（4月30日），警察再一次进入校园。他们通过云梯车辆从汉密尔顿楼（Hamilton Hall）的二楼破窗而入，逮捕了前一夜占领这座大楼的学生
们。几百名警察围绕校园展开地毯式搜索，一时间，深夜的哥大校园晃著的都是手电筒的白光。那一晚，任何人在校园出现，都可能因为被认定是抗议者而
被逮捕。

自1968年哥大爆发针对越南战争的抗议以来，这次因以巴战争而起的抗议潮，是哥大校方第一次授权政府武力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并逮捕学生。这周
二，警方清除了支持巴勒斯坦学生驻扎的“团结加沙营地”，并逮捕了一百多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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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22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前举行一场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摄：David Dee Delgado/Getty Images

一场占领行动

上个星期，校方一直和校园内的加沙团结营地斡旋。全体师生几乎每一天都收到来自校长沙菲克的群发电邮——里面的言辞重重复覆：“哥大社区的团结协作
至关重要”﹑“我们谴责反犹主义在哥大蔓延，希望营造和平有爱的校园”﹑“我们的对话正在持续中”。

这些平静的官方说辞，跟校园的气氛形成了强烈对比。哥大不再是从前那个自由出入、包容异见、生机勃勃的大学：从前穿着蓝色学位服在女神像前排长队
等合照的毕业生们不在了，经常在学院主干道唱歌或摆展台的学生组织也走了，校门口没有了宣传各种诉求或学术主张的传单，只有支持巴勒斯坦或以色列
的示威者无止无休地摇着国旗。哥大地铁站那个喷着“解放巴勒斯坦”涂鸦的出入口关闭了。关了也好，否则一出站就会进入媒体的镜头内——这段日子来，
锁着的哥大铁门前已然成为记者站，所有人都想看看铁门里的世界。

也不是不能看。每天下午2点到5点，获得媒体证的新闻媒体可以进入校园进行采访和拍摄，对象主要有两个——加沙团结营地的发言人和校方代表。营地成
员们知道自己正在被全球转播，于是对采访也格外谨慎——他们在内部选了一部分人进行了媒体训练（media training），只有这一小部分人才可以以营地
成员的身份和媒体交流。尽管沙菲克校长每天在邮件里指“反犹主义正在校园蔓延”，但是营地发言人Khymani James只是很坚定地，在发布会上对媒体重
申诉求：“如果校方不撤资，我们是不会离开的。”

而校方的发布会往往开设在女神像另一侧。4月24日，众议员议长共和党的约翰逊（Mike Johnson）也来到学校，进行了不开麦的新闻发布会，除了前排使
用收音麦克风的记者，其他人很难听清。当约翰逊叫学生们替父母想想昂贵的学费时，学生们纷纷发出嘘声，有人大喊：“那你想想纳税人的钱吧！”



2024年4月20日，示威者聚集在哥伦比亚大学外要求停止以色列对加萨的袭击。摄：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4月19日到28日，除了莎菲克校长每天的电邮和偶尔的媒体发布会，校园尚算平静。校方下过好几个“最后通牒”，但是营地方一直表示，除非校方答应财务
撤资、学术抵制以色列机构、停止征地扩张、禁止警察入校、公开呼吁加沙停火这五条诉求，否则绝不离开营地。学校也无可奈何地，多次在接下来的情况
汇报邮件中改口说谈判有了巨大进展，为了和平解决问题，延长谈判期限。

在这焦虑的一周里，信箱里从校长办公室发来的邮件一封接着一封，每封都写“it’s making progress”（事情有进展）。但是帐篷不见减少，营地依然热闹
如常。营地里的学生只想在连篇累牍的邮件里，赶快跳过官方辞令，找到校长下令拆帐篷的时间节点。营地里的学生们担心的是：学校会向抗议学生们妥协
吗？警方会再次介入吗？有学生会受伤吗？而对其他的哥大学生来说，他们想知道自己还有机会回到校园过完这个学期吗？毕业典礼会不会如期举行？

这个四月下旬，一切风吹草动都令人神经绷紧。

周一（4月29日），沙菲克校长发信，承认加沙团结营地的谈判没有达成一致，并表示不能接受撤资方案。她发出了最后一次“最后通牒”：周一下午2点若不
离开营地，后果自负。校方甚至给营地成员发放表格，统计是否有人愿意离开以免受处罚。如果他们2点还不离开，将面临停学、剥夺毕业资格等处分，学
生卡会被暂停，也不能住校。这张表格令很多营地成员更加愤怒。“哥大要用最蠢的办法和我们谈判！”一位营地成员说。许多人用红笔在表格上写下
“Shame on Columbia”（哥大可耻），将纸丢弃在营地的草坪上。

同一下午两点，哥大校内了一场支持巴勒斯坦方面的抗议。营地成员和其他抗议者手持巴勒斯坦国旗，围绕哥大中心区域开始游行，边走边喊着“free, free

Palestine”和“Disclose! Divest! We will not rest, we will not stop.” 等口号。许多教职工自发前往营地周边保护学生安全，他们穿着荧光橙的马甲，手
挽手站在营地主入口。

我问了几位不愿具名受访的老师，他们说，自己不是为了支持巴勒斯坦而来，而是为了保护学生。一位历史系的教职工在营地出入口把手时告诉我，她因为
不希望看到学生被暴力伤害，所以要来到现场守护。“我没有终身教职，就不告诉你名字了吧。”这位老师说。

喧闹的下午随着夜色到来稍显平静。虽然之前学校澄清过请警方入校的传言，也在25号发给全校的邮件中表示“请警方入校会激化冲突”（ to bring back

the NYPD at this time would be counterproductive, further inflaming what is happening on campus）。29日这场死线之后的抗议声势浩大，而
校方居然没有什么反应，因此抗议学生们都怀疑今晚学校将有所行动。

当日傍晚，“哥伦比亚大学反种族隔离撤资组织”（Columbia University Apartheid Divest；CUAD）在社交媒体发送“紧急动员书”（Urgent

Mobilization Call），称校方给了组织压力，需要人手在营地周边回合，人们于是会合起来。。



2024年4月22日，纽约，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聚集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草坪上。摄：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4月29日深夜11点多，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学校东侧的汉密尔顿楼（Hamilton Hall），开始了一场占领大楼的行动。据曾经在营地内部住宿的学生说，他
们占领大楼，一是为了向校方证明他们不会向校方低头，二是为了向1968年4月哥大针对越南战争和种族主义的学生抗争者首次占领此楼致敬。

4月30日凌晨12点，来自CUAD的抗议者们揹着旅行包冲进楼内，楼内仅有的几名工作人员被要求离开。示威者们敲碎了大楼的玻璃，从附近楼内拖来铁质
栅栏、桌椅、垃圾桶堵住出入口作为障碍。多个束口线捆扎住大门把手后，楼内房间的灯陆续被打开，可以看到有人为没有窗帘的窗户们贴上报纸。汉密尔
顿楼外，是自发前来支持这场行动的亲巴勒斯坦学生，他们胳膊挽在一起，排了四五层牢牢围住大楼的主要出入口。前面两排所有人原地坐下并持挽手姿
势，这样更不容易被冲破。

约1小时后，巴勒斯坦国旗从大楼窗口垂下。随后，CUAD宣布汉弥尔顿大楼重命名为Hind’s Hall, 纪念在以巴冲突中身亡的巴勒斯坦女孩Hind Rajab。 一
月初，年仅5岁的Hind与家人试图逃离加沙战区，最后却和救护人员一同被以色列坦克杀害。楼内的抗议者在露台上宣布对大楼的更名，人群中爆发出阵阵
欢呼。

汉密尔顿楼前的学生们唱起了在二十世纪社会运动者中广为人知的示威歌曲“We shall not be moved”：“我们就像水边的树，毫不动摇”（Just like a tree

planted by the water, I shall not be moved）。这几句的歌词来自圣经耶利米书，以往很可能是美国奴隶敬拜时的圣诗。自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以
来，这首歌就成为了美国社会和劳工运动的“战歌”－－1960年代末，美国大学出现大规模的反战浪潮，同一首歌也曾在校园响起。

事实上，这波学运的学生也很有意识地承传这种激进抗争精神：占领大楼后，CUAD官方发文称，哥大1968年、1985年和1992年的学生运动也被镇压，而
今却受到赞扬，现在年轻一代也会讲这种反抗精神延续下去。



2024年4月30日，纽约，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汉密尔顿大厅外手挽著手。摄：Caitlin Ochs/Reuters/达志影像

周二凌晨对汉密尔顿大楼的攻占持续到凌晨4点左右。虽然校外有纽约警方的部署，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入校。4点35分，校方才姗姗发来安全提醒邮件。

同日清晨，学校通知封校，除了住在学校宿舍的学生和维持学校必要运转的员工，所有人都不能入内。除了一个不朝向地铁站的校门，所有的门都关了。此
时，大家心中有了一个预感：要出事了。

4月30日傍晚，纽约警方开始在哥大周边进行部署，校园四五个街区都被铁栅栏和重重警力分开，车辆无法通行。晚上9点半，警察通过云梯车辆从汉密尔顿
二楼破窗而入，不到20分钟就逮捕了楼内的全部学生。他们被押送出校时依然呼喊著：“free, free Palestine”。所到之处，人群之中爆发出欢呼声。穿着
防暴装备的警察进入哥大检查了营地情况。几百名警察包围了整块草坪，手电筒的白光在营地里乱晃。警方在校外也逮捕了一些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们，
据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有一百多人被捕。

沙菲克校长第二次把纽约市警请进校园，看上去比第一次有逻辑了：超过最后期限还没有撤出营地的学生已经被停学，失去学生身份的他们进入校园草坪和
大楼，属于非法入侵财产。占领汉密尔顿大楼就更合理化了逮捕他们的理由。学校给的多个最后期限像一个“狼来了”故事，而这最后一个接受处分的死线，
本质就像校方给自己寻找的台阶——如果学生再不撤营，国会和投资人会继续给沙菲克校长出难题，毕业典礼也无法举行。

4月18日警察第一次入校逮捕学生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对哥大学校的全球声誉损害颇大。尽管如此，为了赶紧结束这个混乱的四月，校方还是第二次请来了
警方，并要求他们在校内布置警力直到毕业典礼结束，5月17日才离开校园。



2024年4月30日，纽约，支持加萨巴勒斯坦人的示威者占领哥伦比亚大学汉密尔顿大厅。摄：Alex Kent/Getty Images

“反犹主义温床”

从4月17日开始，支持巴勒斯坦的哥大学生们就在哥大主校区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安营扎寨，与校方斡旋。在这个小社区里，学生们有一个详细的日程计划表
——早晨做瑜伽活动，上午拿着电脑上网课，下午同学们会围坐在一起弹吉他。晚上，同学们回到五颜六色的帐篷里休息，此时的营地格外安静，没有口号
声，只有营地负责管理出入口的安保醒着。

除了和巴勒斯坦有关的口号，营地成员活动时还会喊一句：“Disclose! Divest! We will not stop! We will not rest! ”(“公开！撤资！我们不止不休！”)

营地的实际组织者CUAD是个学生组织联合体，成立于2016年，由哥大47个学生社团组成，最主要的诉求是哥伦比亚大学撤离与以色列种族隔离政策有关
的经济利益与学术资源。比如，从谷歌、黑石集团等从以色列获利的公司中撤资、取消开设特拉维夫全球中心、终止与特拉维夫大学的双学位合作等。

但是几年来，CUAD这个年轻气盛的学生组织和他们颇理想化的要求，多次受到哥大高层的拒绝。早在2016年，CUAD就对时任校长博林格（Lee

Bollinger）进行游说，认为哥伦比亚大学投资HEICO、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等和军工密切相关的产业，会间接辅助以色列在加沙地区进行
的占领与扩张。2020年，CUAD让哥伦比亚学院的本科生们进行公投，参与的1700多名学生中有超过60%的人投票赞成校方从以色列撤资。但是博林格表
示公投结果不会影响哥大的投资决策。

去年年底，CUAD向哥大社会责任投资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ACSRI）提交撤资提案。ACSRI认为，
CUAD只在哥伦比亚学院内部进行公投，结果不能代表哥大社区，如研究生、教职人员、和385，000名在世校友。所以，只有在哥伦比亚大学社区这个庞
大的社交网络中达成共识，他们会考虑从以色列撤资。



2024年4月30日，纽约，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占领哥伦比亚大学汉密尔顿大厅。摄：Alex Kent/Getty Images

今年3月，CUAD再次举行新的公投，询问大学是否应该从以色列撤资、取消特拉维夫全球中心、终止哥大与特拉维夫大学的双学位项目。4月22日，也就是
校方宣布全校选择性线上上课、教职员工声援被捕学生的那一天，结果公布了：40%的哥伦比亚学院学生参加了公投（超过学生会章程规定的最低30%选民
参与门槛），撤资方案得到76.55%选民的支持。

事实上，哥大比人们想象中更“能赚”。作为私立学校，哥大2023年盈余高达62亿美元，虽然非营利机构盈余（surplus）不能和私营公司收益（revenue）
直接相比，但作为比较，联想集团（Lenovo）2022/23年的收益也是62亿。而根据一份关于哥大财务状况的报告分析，学费只占哥大收入的4分1， 而哥大
学生只有27%是本科生。

但是本科生能够掀起的声浪却是巨大的。去年10月开始，以本科生为主的CUAD就动员了数次针对巴以冲突、哥大撤资的抗议活动。这一次，抗议之势燃遍
全美各大高校，也烧到了欧洲与澳大利亚。

但另一端是哥大捐款者和知名富豪校友的压力。2022年，哥大有573万美金收入来自私人捐助，哥大毕业的知名亿万富翁校友包括知名股神巴菲特、著名对
冲基金经理和亿万富翁Leon Cooperman、拥有NFL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Robert Kraft等。Cooperman在去年10月哥大抗议活动初现端倪时就表示，因
为哥大支持巴勒斯坦方面学生组织的活动与反犹主义的抬头，让他认为多年来5000万美元的捐款不值得。而本月22日，Kraft通过名下的“打击反犹主义基
金会”发声，表示不相信哥大能够保护学生与教职工免受反犹主义的困扰。因此，他考虑停止对哥大的资金支持。

哥伦比亚大学此刻本身也对撤资一事十分敏感。宾州州立大学社会变革与归属中心主任Marcelius Braxton在X（推特）指出，80年代后，哥大捐赠基金的
投资策略有所改变，从低风险资产逐渐转向私募股权和房地产对冲基金，导致捐赠资金激增。大型捐赠者有了更多权力，学校也更依赖这些捐赠者，但这笔
钱很少用在学生身上，而是用来提高学校排名。同时，因为高校资产与对冲基金相互依存，学校实际用到的前只是捐赠基金里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哥大的选
择让自己越来越富有，学生的地位却下降了。



2024年4月30日，以色列国旗插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摄：Mary Altaffer-Pool/Getty Images

至此，哥大与学生的冲突愈加剧烈。CUAD提出要求校方撤资的要求，在校方这一侧很难实现，毕竟校方真正的投资人不会为了学生们放弃以色列和美国在
商业、学术甚至军事等多方面的利益交集。而学生没有经济资本优势，只能通过更加激烈的抗议和示威活动，从而达到自己的诉求。

而4月17日，美国国会的一场听证会点燃了这把蓄势待发的火。哥大学校长沙菲克前往众议院接受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的质询，回应哥大校内“反犹主义泛
滥”的问题。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Virginia Foxx称哥伦比亚大学是全国反犹的温床之一。委员会试图调查哥大于去年十月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对校内反犹事
件的不当处理，多名哥大犹太学生指称发生的袭击事件、绘制纳粹党徽等反犹主义涂鸦、集会上发表反犹言论等问题。

这场质询会议长达近四个小时。面对议员们施加的政治压力，沙菲克校长最后承认了哥大没有准备好应对去年10月巴以冲突带来的挑战。她答应开除曾猛烈
批评西方社会包庇以色列的，已有终身职的中东研究教授Joseph Massad，并同意哥大抗议中大量使用的口号，“从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将获自由”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是反犹主义语言。她说，有反犹主义言行的哥大师生会被开除。

如果她不开除这位被扣上“反犹”帽子的教授，或许沙菲克校长就要辞职了。2023年秋天，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前校长就参加了类似的听证会，在这场
自上而下的，美国高校排查美国高校“反犹主义”的浪潮里被逼辞职。实际上，右翼政客时常认为美国高等校园过分保护自由派活动家们，共和党人在听证会
上集中审查高校对亲巴学生抗议者们的处理结果上。



2024年4月30日，纽约，警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汉密尔顿大厅的上层。摄：Craig Ruttle/AP/达志影像

远方的哭声

一位曾经参与营地示威的中国留学生说，虽然他不是阿拉伯裔，也不是犹太人，但是人类情感是共通的，对战争的厌恶也是共通的。30日晚上纽约警察二次
进校，逮捕了占领汉米尔顿楼的示威者后，他在深夜想办法溜进校园。

一辆大车停在校园里，警方和工作人员把帐篷等营地里的东西全部运到车上，机器把这些痕迹绞得粉碎。

他找不到其他抗议学生了，也不知道去哪里，只能坐在草地上静静地看著这一切。

在互联网上，不乏有人评价哥大学生拿著家里昂贵的学费无病呻吟。有人说“不如把这些抗议的学生都扔到加沙去”，但也有人说“抗争还不够激烈”。在常春
藤学校读书的学生们很难前往战场真正战斗，作为未受训练的学生群体也发起经过严密组织抗议与政府叫板。

以巴冲突的局势对哥大学生们来说是“远方的哭声”，他们对哥大的撤资诉求，牵扯到的是像哥大这样的一个庞大而富裕的教育机构背后的政治角斗。而校方
授权派警察入校抓捕抗议学生，又引发对于言论﹑甚至学术自由的讨论。可是，当言论自由触碰到政治与民族纠葛的敏感神经，一切都变得扑朔迷离。年轻
的学生们只能对校方开始施压，要求撤资，反对警察入校，维护言论与学术自由。

也许校方或投资人觉得学生关于撤资的要求太不食人间烟火，也许保守党人士会猜测是否有境外势力影响校园里的学生们，也许警方会对汉密尔顿楼更名为
“Hind’s Hall”的行为不屑一顾。但是年轻人的世界本就是理想化的世界。

学生示威者占领哥大汉密尔顿楼的那一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闪光灯下。一位女生在窗台边垂下写着“Liberation Education”的标语布条，在掌声中对着
楼外举着相机的人们喊：“How do I look？” 快门声响，人们回答：“你美极了！”

她冲外面比了个大拇指，消失在人们的目光里。



2024年4月30日，纽约，警察逮捕了封锁哥伦比亚大学入口的示威者。摄：Alex Kent/Getty Images

＃以巴冲突＃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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